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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讲义

杞人精神
□储劲松

世说新语

你也许
正影响着别人

□纪广洋

灯下漫笔

嫁还是不嫁
□易水寒

杞人生于杞国，虽系大禹后裔，但原本籍籍无
名，不过是个“忧天派”的小草民。他之所以名垂青
史，是因为那个流传了2000余年的笑话：他吃饱了
饭撑的，成天“忧天地崩坠”，以致“身亡所寄，废寝
食”。后人于是形容庸人自扰、无谓担忧的可笑心态
为“杞人忧天”。嘲笑人要有本钱，跛足道人笑铁拐
李只有一条好腿，自然算不上智者。还是先贤孟子
说得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千百年来，那些嘲
笑杞人以至如鲁迅先生所云“狗窦大开”者，其实何
曾比杞人聪明？杞人走一步看百步，普天下的碌碌
嘲笑者不过是一大群井底之蛙。

但的确，杞人之后数千年再无杞人，直到
“五四”。梁启超公一纸雄文《少年中国说》，唤
醒了“老大帝国”破旧皮袍遮蔽下一直自我感觉
良好的士大夫和草根百姓。梁公大纛一挥，无
数杞人应声而起，纷纷忧天悯人，发愤图强，才
有了今日之新中国。再提杞人，大约已是三年
自然灾害之后，人们饿怕了，回过头才明白，土
地才是亲爹亲娘。刘恒就借笔下人物，既恨又
爱地骂道：“狗日的……粮食。”时光荏苒，人最
善忘。如今，国人大多“食有鱼，出有车”，于是

“杞人精神”也就回归了当初被嘲弄的本位。
杞人的后裔跑到美国去了。香港《文汇报》载

文说，“9·11”之后，一些美国人——并非愚昧的偏
僻小民，而是长住城市、饱受现代文明洗礼者——
担心恐怖分子再袭，在家里建了坚固的地下室，用
于储备粮食、清水、药物等，以备不时之需。文章还
以一对美国夫妇离开城市到乡间买地置园，养猪、
养鸡、养牛，铺设太阳能发电器材，学习识别各类草
药并了解其疗效为例，报道了近一两年来，现代众
多美国杞人面对气候异常、油价飞升、粮食减产等
现实，表现出的各种“忧天”行状。

美国杞人的“忧天”程度，强过杞国杞人何
止百倍？杞国杞人不过是空忧虑，而美国杞人
却有真行动。读罢这篇趣味文章，我先是哈哈一
阵大笑：那些美国人真是忧愁、胆小得过分了，好端
端的幸福日子不过，偏要找罪受，何苦来哉！然而
认真想想当今世界已经火烧到眉毛的粮食危机、燃
油危机、国家安全危机，我还真不得不佩服他们的
远见卓识。虽然假如世界末日真的到来，他们那些

“返祖”的招数也不一定管用，但其经过发展了的
“杞人精神”，实在值得我们反思。

别的不说，单说粮食。今年以来，粮食危机
席卷全球，全球粮食储量降到近 20年来的最低
点，埃及、喀麦隆、海地等几十个国家因粮荒出
现了社会动荡，连“世界粮仓”美国也未能幸
免。这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眼下“正在发生
一场规模巨大的粮食危机，会有数亿人面临饥
饿、营养不良，甚至死亡。”（引自西班牙《起义
报》）。而中国的现有耕地只剩18.26亿亩，已迫
近18亿的“死守红线”。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
日前就严峻地指出，目前，“土地利用粗放浪费，
城镇盲目扩张，建设贪大求洋……违规违法用地
行为屡禁不止。”一句话，13亿中国人同样也面临
这一世界性的粮食危机。而眼见的事实是，无论
是繁华城市还是僻远小村，眼下几乎都在以各种
貌似正当的名义大片大片地侵占着耕地……

因为粮食、燃油、国家安全等危机，中国又
有了杞人。一位省部级农业官员在分析了当下
中国农业的形势后，就意味深长地说：“一粒种
子的科技含量不亚于卫星上天。”但中国的现代
杞人还是太少了。现在，似乎已到了让“杞人精
神”发扬光大的时候了。

我上高二的时候，青春期的一些
“疾病”愈来愈严重地纠缠着我，影响
了我的正常生活和学习。在一次期
中考试中，我的成绩出奇地差，我的
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晚自习课上，我
心绪烦乱、坐立不安，心底像是酝酿
着凄风苦雨。

我悄悄地溜出教室，独自一人来
到校园后面的英山脚下，决定夜攀英
峰危崖。这座英山就是传说中穆桂
英占山为王的地方，有人说，直到现
在，每逢夜深人静的时候，还常常听
到密集的战鼓声和凄厉的哭叫声。

当夜尽管月光如水，我在攀登途
中还是难免提心吊胆甚至是毛发直
立的。可我一想起自己的身心状况
和学习成绩，心中就有一种自虐的倾
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攀援而上。时
值初夏，月光下的草丛里，惊蛰苏醒
不久的虫们孤独地呢喃着。时而有
蝙蝠从我面前懒懒地掠过，在静寞的
夜幕下孑然翩飞。我很痛苦，可我一
点也不气馁，更不厌世，脚下坚定着
向上的力量，心底云集着卧薪尝胆的
豪情。我想通过这次夜攀检视自己
身心的适应能力，捡回自己的信心和
自尊，寻求新的超越和突破。

可是，当我终于登上那个有石寨
和砍头台的险峰时，寻望起伏的群山
和远近的灯火，我还是莫名其妙地、

不可自抑地哭了，而且越哭越伤心。
我向着长天和山谷大声号叫，像一匹
受伤的山狼。

就在这时，我忽然听到一种嘤嘤
的低泣，如丝如缕、隐隐约约，令人毛
骨悚然。我转身就跑，向着下山的路
径奔去。可我跑了一阵又停下了
——我怎么听着刚才的声音像一个
女孩子的哭声？而且有些耳熟呢？
一个男孩子，不，应该说是一个男子
汉的责任心和勇气促使我硬着头皮
往回走。在砍头台附近的山崖上我
很快找到了那个哭泣的“山鬼”——
我的同班女同学。

后来，当她克服了来自自身、家
庭和社会的层层艰难险阻，终于考上
北大，踏上梦寐以求的人生轨道时，
她告诉我，她那天夜晚就是准备自杀
的，连遗书都写好了。是我不期而然
的号叫，唤回了她求生的欲望和奋斗
的心志。

看来，在人生的旅途上，孤独着、
凄苦着甚至是悲伤着、堕落着的，
往往不止你自己，同样的心灵、同
样的困顿和渴望，就在你的身边潜
伏着、徜徉着。你的一举一动也许
正影响着别人的抉择和走向。所
以说，对自己负责，力所能及地自
律自醒自救，就是拯救现实世界的最
佳途径。

去豫西看窑洞，印象最深的不是地
坑院，也不是渗水井，而是窑洞里面的黄
金万两。我说的“黄金万两”可不是钱，
而是一种很恶心的东西，那东西学名叫

“屎”，咱们美其名曰“食物残渣”。从郑
州西郊到洛阳渑池，但凡已经不住人的
土窑洞，您打一手电进去瞧瞧，十有八九
会撞见这玩意儿，也不知是游客的留念，
还是附近居民的杰作，反正不像是小孩
子的恶作剧。

现在河南人形象仍然不乐观，读完
上面这段，您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判断：河
南人素质就是差！我也是河南人，我不
想听到这样的话，所以我想换个开头：去
苏州逛留园，印象最深的不是远翠阁，也
不是小蓬莱，是假山洞里的冲天尿臊。
那假山大名鼎鼎，叫“冠云峰”。冠云峰
好几个洞，有尿臊的是最底下那个洞。
上面的洞之所以还能保住晚节，估计是
因为人们轻功、内功还欠火候，暂时尿不
到那么高。

我换了这么个开头，目的是想证明
素质差的不止是我们河南人。不过您可
能又会说：往假山洞里滋尿的指定是河
南游客，这种事儿别处的人干不出来。

得，我不跟您吵，我拿事实说话。
您读过《红楼梦》吧，《红楼梦》第27

回，司棋也在大观园的假山洞里小便，毕
了出来，“站着系裙子”。还有另一个丫
环鸳鸯，晚上内急，不去大观园东北角的
公厕，也不回房间找马桶，直接“下了甬
路，寻微草处，行至一湖山石后……”还
有我们尊敬的贾宝玉老师，曾经当着几
个丫环的面，“走过山石之后去，站着撩
衣”，那几个丫环还以为他要大便，劝他

“蹲下再解小衣，仔细风吹了肚子”。司
棋和鸳鸯是不是河南人无从查考，贾宝
玉老师却是生在南京长在南京，地地道
道的江苏男生。

讲素质，大观园里那拨公子小姐嬷
嬷丫环还不如今天的游客，毕竟游客们
大小便的地方已经不住人了，而贾宝玉
他们却是在自己家里拉野屎放野尿，卫
生观念似乎太差。不知道当年元春省亲
的时候，有没有闻到腥臊之味？黛玉踱
步在葬花的路上，会不会踩到地雷？

古人卫生确实很差。唐朝有位赵州
从谂禅师，禅宗史上威名赫赫，人称“赵
州古佛”。徒弟问他：“学人有疑时如
何？”赵州故意打岔：“你是大遗还是小
遗？”徒弟说：“大疑。”赵州回答：“那好
办，大遗东北角，小遗僧堂后。”大遗即大
便，小遗即小便，赵州和尚告诉徒弟，要
大便了就去东北角，想小便了就去僧堂
后，总之是随地大小便。

如果赵州不是开玩笑，那么一些千
年古刹恐怕不会比豫西的土窑和留园的
假山干净多少。曲径通幽处，到处有大
小便。禅房花木深，还是有大小便。个
别爱干净的住持，只能在禅房外面树一
招牌：

此处禁止大小便，违者罚款✕✕元。

如果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
说，“嫁给我吧，我会让你幸福。”
女人没嫁给他，说明女人没信他
的话；若是女人嫁给他了，也不
一定真的信了他，她有可能半信
半疑。男人让女人幸福的方式
有很多，嫁给他，只是方式之
一。把对方介绍给一个比自己
更出色的人，也是一种方式嘛！
但男人预设了一个前提，必须嫁
给我，我才能让你幸福；不嫁给
我，我怎么给你幸福？

古戏《马前泼水》中朱买臣
自称读书是为了让老婆过上好
日子，老婆崔氏等不及，改嫁别
人。有一天朱买臣金榜题名，回
家夸官。崔氏找上门要求复
婚。朱买臣往地上泼了一盆水，
让她收起来。崔氏当然做不到，
只好一死了之。其实，崔氏只是
让朱买臣兑现前言，你不愿兑现
没关系，没必要百般羞辱人家。
他当初哪里是爱老婆，他就是以
爱老婆的名义爱他自己。面具
一旦被拆穿，便凶相毕露。

所以，男人对女人的诺言，
可定性为一种计策。郁达夫追
求王映霞时，情书写了无数，哭
鼻子抹眼泪，寻死觅活，仿佛纯
情少男，脆弱得一塌糊涂，完全
忘记了自己是已有老婆、孩子的
三十多岁的男人。王映霞犹豫
不决时，郁达夫追到家门口，取
得王映霞的祖父——一位喜欢
谈诗论赋的名士的信任。王映
霞的母亲虽不同意，但她也要听
公公的话，这样，郁达夫硬是和

王映霞定了亲事。在追求王映
霞期间，郁达夫每天都记日记，
把自己写得肝肠寸断，追得如何
苦，如何累，对方如何像猫戏老
鼠一样折磨自己。从王映霞的
角度，当然未必如此。有一次日
记被王映霞看到，大发雷霆，要
跟郁达夫断绝来往。郁达夫赶
忙道歉，写信告诉王映霞：“我的
日记是决不愿意在生前发表
的。”可就在和王映霞订婚后三
个月，他没有任何征兆地把日记
公开出版了，书名是《日记九
种》，引起巨大轰动，同时也把王
映霞置于极其尴尬的境地。“他
觉得光用公开的仪式似嫌重力
不够，这样将生活细节公之于
众，我就不能再化作漏网之鱼。
这是他个人想法。我读了《日记九
种》，却感到他处处在为自己打
算。”在男权社会，一个未婚的青春
少女成为话语中心，被人家指指
点点，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处境？

在王映霞看来，郁达夫的热
烈衷肠、浪漫情怀，处处充满了
算计，先博老人同情，再广泛散
布消息，制造既成事实，让王映
霞毫无退路。这即便不是刻意，
也是一种自私的本能。

话说回来，女人看到了男人
的算计，正说明她们自己也在算
计。不能因为对方的算计，就谁
也不嫁。她终究要踏进一条
河。于是王映霞嫁给了郁达
夫。天花乱坠的誓言无需当真，
就当和自己赌一次，没到剧终，
谁也不知道胜算几何。

男女有别


